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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埃及托特神崇拜及其与希腊—
罗马文化的交往互动

*

刘金虎＊＊

内容提要 托特神是古代埃及宗教体系中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对于他

的崇拜自埃及文明早期一直延续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在三千多年的发

展过程中，托特神从一位最初与月亮有关的神祇，进而变为奥西里斯神话

和荷鲁斯与塞特之争中重要的保护者和调解人，死者的引导者和辩护者，

最终成为世间一切知识和魔法的掌控者，甚至各种不同类型的古埃及文献，

如文学、医学、数学等都被视为托特神的杰作。希腊人、罗马人统治埃及

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古埃及人对于托特神的崇拜一方面仍然延续，

另一方面也与外来宗教文化发生了双向的交流互动。而这一互动的最好例

证或许就蕴含在世俗体埃及语 《托特之书》与希腊语、拉丁语的 《赫尔墨

斯文集》的潜在关联之中。

关键词 古埃及 托特神崇拜 《托特之书》 《赫尔墨斯文集》

托特神 ( 古埃及语 DHwtj①) 是古代埃及宗教中形象多变、职能庞杂的

神祇之一，对他的崇拜不仅持续时间长，涉及的社会阶层广泛，而且其整

个发展过程也是古埃及宗教的普遍性、持久性和适应性的最好例证。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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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详细记录托特神相关神话和崇拜仪式的古代文献留存不多，且关于

他的名字、形象和职能的具体内容经常语焉不详，而这也引起了埃及学学

界极大的研究兴趣。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埃及学者就曾尝试对托特神

的名字、称谓及崇拜中心的起源进行研究，但由于资料所限，都未得出确

切的结论。① 随着古埃及考古和文献研究的发展，20 世纪初出现了专门研究

托特神的著作。1922 年，英国埃及学家帕特里克·鲍伊兰通过收集大量文

献及考古资料，尝试讨论了托特神在古埃及宗教早期阶段与其他神祇的关

系，托特作为月神、秩序以及智慧之神出现时的各种特征，以及举行托特

神崇拜仪式的神庙和祭坛的所在地，等等，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②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荷兰学者克拉斯·布里克③、英国学者加斯·佛

登④相继在各自的著作中试图界定托特神的特性以及他与其他重要的神祇，

如哈托尔女神和希腊的赫尔墨斯神存在的联系和区别。法国埃及学家德尔

阐·乌泰尔则通过研究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神庙墙壁上记载的托特神的称

谓和头衔，揭示其崇拜在该时期的变化。⑤ 进入 21 世纪以来，德国埃及学

家马汀·斯达德勒将托特神崇拜与他本人对 《亡灵书》中很多章节的最新

阐述联系在一起，并详细分析了托特神在此类宗教文献中扮演的创世神、

仲裁和审判神、死者的引导者和保护者等多种角色。⑥ 然而，对于托特神崇

拜研究的最新成果还是源自理查德·加斯诺和卡尔·西奥多·曹齐希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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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2005 年，两人将他们收集整理的几十篇与托特神相关的世俗体埃及

语①文献辑集出版，并命名为 《托特之书》。② 通过这些文献，现代学者对

希腊—罗马时期托特神崇拜的延续与变化有了更深的了解，而该文献与

《赫尔墨斯文献》间潜在的联系也更有助于理解古埃及和古希腊、罗马文化

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

遗憾的是，由于相关文献及考古资料较为零散残破，现代学者对托特

神崇拜在整个古埃及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仍缺乏系统性的长时段研究。本

文根据对古埃及原始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解读，结合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重点考察托特神在古埃及法老时期的起源、形象和职能，以及托特神崇拜

在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一些后续影响，为进一步研究托特神崇拜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特征和表现打下基础。

一 托特神崇拜的起源

尽管古埃及人对托特神的崇拜曾延续了数千年，其影响范围也远超埃

及本土，但至今学界对其起源仍存在诸多疑问。第一，对于托特神的埃及

语名字“DHwtj”的来源至今仍无法确定。该词最早出现在第四王朝时期

( 约公元前 2613 ～ 前 2494 年) 的王室墓地铭文中。③ 19 世纪德国埃及学家

莱普修斯首先确定了它的读音 “DHwtj”，但对其具体含义并未做出合理解

释。④ 霍夫纳认为它是 “DHw”的某种变体形式，而该词是古埃及语 “朱

鹭” ( hby) 的某种拼法。⑤ 不过，这一推测遭到了众多埃及学家的质疑。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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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兰则根据埃及某些神祇名称的构词法———即神的名字是其崇拜地的形容

词形式，从而认为该词也是源自地名 “DHw”或“DHwt”。然而，这一城市

或地区的存在从未被现代学者证实过。

第二，古埃及文献中关于托特神的诞生存在诸多解释。一些古埃及铭

文中称托特神自石头或者卵中诞生，以此呼应其化身之一朱鹭。① 另一些铭

文中托特神则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尤其当他与其他神祇共同出现时。② 不

过，来自第二十五王朝 ( 约公元前 747 ～ 前 656 年) 沙巴卡石碑上的《孟菲

斯神学》则称托特神和荷鲁斯神分别是由普塔神的心脏和舌头创造的。③ 而

这一说法在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期 ( 公元前 332 ～ 前 641 年) 仍广泛流传。

例如一篇来自欧佩特神庙的铭文就称托特神为“拉神的心脏，普塔·塔泰尼

( 即普塔神) 的舌头，‘那个隐藏自己名字的人’ ( 即阿蒙神) 的咽喉”④。在

其他铭文中托特还被认为是诸如努特、涅斯等某位古埃及女神之子。⑤ 另

外，古埃及文献中似乎从未提及托特神的幼年时期或成长过程。

第三，现代学者对托特崇拜的起源地也缺乏了解。根据现有资料推断，

托特崇拜中心曾经有两个，即上埃及第十五诺姆首府赫尔摩波利斯·马格

纳城和下埃及三角洲第十五诺姆首府赫尔摩波利斯·帕尔瓦城。对托特神

的崇拜最早从其中哪一地开始，目前西方学界存在两种观点。其中以博耐

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托特崇拜最早源于下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而上

埃及的赫尔摩波利斯则是受其影响，不是最初的发源地。⑥ 但以罗德为代表

的埃及学家则认为，上埃及的赫尔摩波利斯是托特神最初的崇拜中心，但

其发展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最终表现为对托特神的崇拜超越了本地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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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重的八位主神，成为新的主神。① 不过，由于缺乏确凿的文献及考古证

据，这两种假设都无法得到证实。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对托特神的崇拜在古王国时期就已经确立，并

一直延续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早在第四至第五王朝时期 ( 约公元前

2613 ～ 前 2345 年) 的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托特神祭司的头衔和人名。

现代学者还发现了一些文献中关于庆祝 “托特节”的记录。② 此外，在第四

王朝法老胡夫统治时期 ( Khufu，约公元前 2589 ～ 2566 年在位) 的铭文中，

托特神就以人身朱鹭首和站在架子上的朱鹭两种形象出现。③ 第五王朝法老

萨胡拉 ( Sahure，约公元前 2487 ～ 前 2475 年在位) 统治时期的铭文中不仅提

及托特神，而且还首次提到了赫尔摩波利斯·马格纳，并称托特是该城的主

人。④ 到了第六王朝时期 ( 约公元前 2460 ～ 前 2200 年) ，朱鹭作为托特神的

标识已广泛出现。⑤ 另外，除了托特神的两个崇拜中心，现代考古学者在埃及

境内多地，例如位于三角洲地区的资福塔，⑥ 位于上埃及的埃尔·卡布，⑦ 卢

克索南部的凯塞尔·埃尔·阿古子等，⑧ 都发现了建于埃及不同历史时期的

托特神神庙或神龛遗迹。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托特神崇拜在时间和地域上的

跨度。直至希腊—罗马统治埃及之时，托特神崇拜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扩大至埃及以外的土地。他不仅被尊为一切语言和文字的创造者，各

种仪式和律法的设计者，而且是拥有神秘知识的智者，可以用魔法驱逐有

害生物。托特神还被认为是所有朱鹭的父亲，从而导致该时期大量朱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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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木乃伊以献祭给他。①

另外，关于托特神形象的来源和内涵，学界目前也未达成一致。与众

多古埃及神祇一样，托特神的形象也源自古埃及人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但

与猎鹰神荷鲁斯、狮子女神塞赫麦特或鳄鱼神索贝克不同的是，两种截然

不同的动物与托特神联系在一起: 朱鹭和狒狒。关于这两种形象的出现是

否存在先后顺序，西方学界存在争议。根据现代考古发掘推测，托特神最

早的化身就是朱鹭。古王国时期的文献，如 《金字塔铭文》中托特神的名

字常以蹲在架子上的朱鹭为限定符号。而站在架子上的朱鹭这一形象自中

王国早期沿用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在新王国时期的丧葬文献 《亡灵书》

的插图中，② 托特神频繁出现在死者审判的场景中。此时他多被描绘成一位

正在书写的书吏，头部则是长有半圆形细长喙和黑色羽毛的朱鹭。在制作

木乃伊的过程中，他常以此形象与荷鲁斯神、塞特神等一起对死者遗体进

行净化。③ 而死者也希望乘着托特神的翅膀飞上天国。④ 同时，托特神的这

一形象也常常出现在神庙的浮雕上，例如他在协助其他神祇完成某些工作，

或是记录有关法老的重要事件。在卡纳克神庙的多柱厅上，托特神还取代了

塞莎特女神，在神圣的树叶上写下了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名。⑤

从中王国时期 ( 约公元前 2055 ～ 前 1650 年) 开始，当托特神以纯动物

的形象出现时，狒狒这一化身似乎比朱鹭变得更为常见。在很多雕塑和绘

画中，托特神多被描绘为一只鬃毛厚实、蹲坐在地上的狒狒，他的双腿屈

于身体前侧，双手则放在双膝上。到了新王国时期 ( 约公元前 1550 ～ 前

1085 年) ，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 ( Amenhotep III，约公元前 1388 ～ 前 1351

年在位) 曾在托特神的崇拜中心之一赫尔摩波利斯·马格纳树立了一座重

达 30 吨的狒狒雕像，以纪念这位神祇。有时，为了强调托特神作为月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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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吏保护神的身份，他便以头顶月亮圆盘或新月的狒狒的形象出现。其常

见的雕像包括头顶月亮圆盘蹲坐在书吏肩头，或蹲坐在高于书吏的雕像底

座上。① 一位崇拜托特神的书吏曾在一段颂诗中赞颂自己家中的托特雕像:

“赞美你，这所房屋之主。你，这只具有白色毛发和优雅体形的狒狒……他

由宝石制成。镶嵌在他头上的，就是红色的宝石……”②

此外，在一些重要的场景，如对死者的审判或是为法老加冕的仪式中，

托特神则是以朱鹭首人身的形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他极少以狒狒首人

身的形象出现。③

然而，古代人为何将这两种动物都看作托特神的化身，不少西方学者

都曾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一些古典作家尝试将朱鹭的外形特征和月亮的特

性相联系。例如普鲁塔克就曾认为朱鹭身上黑白相间的羽毛使人联想到月

亮的明暗交替。④ 有现代埃及学者则认为朱鹭半圆形的喙与弯月存在相似之

处。⑤ 也有学者认为，朱鹭可以杀死具有毒性的爬行动物，如蛇、蝎子等，

这容易使人联想起宗教文献中托特神常与拉神或奥西里斯神的敌对者进行

战斗，而这些敌人往往也具有类似的形象，如阴间的巨蛇阿波菲斯。⑥ 同

时，朱鹭本身又是爱好洁净的动物，它从不饮用不洁净或是带有毒性的水;

古代祭司则以此判断哪些水可以被用于各种仪式或尸体处理，以便保持清

洁，而这一做法最初又被认为是各种仪式的创立者托特神所订立的。另外，

朱鹭在古代人看来可能是具有智慧的生物，这与托特神也有相似之处，因

为托特神也知晓世间一切的知识。而狒狒在古埃及文明之初就被认为是神

圣的动物，有证据表明它很早就被当作崇拜的对象。⑦ 以狒狒为化身的神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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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被称为“那个伟大的白色的神”，其崇拜中心就在赫尔摩波利斯·马格

纳。① 至于托特神如何与该神祇合并在一起，古典作家认为狒狒的行为易受

月亮阴晴变化的影响，因此证明它们与月神托特存在联系。② 现代埃及学家

则认为狒狒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具有智慧的行为使它们可以代表神托特。③ 另

一种观点则认为狒狒在外形上与人类存在相似之处，因而被认为与人一样

是拥有较高智慧的生物。④ 然而，由于缺乏原始文献的说明，以上猜测目前

都无法得到确凿证实。

二 托特神崇拜的发展和演变

与其他古代宗教中的神祇相似，古埃及宗教中的托特神也经历了从与

某些自然物体或现象有关的自然神，最终变化为掌管或操控某些社会职业

或行业的职能神的变化。⑤ 在这一过程中，托特神的职能由与自然气象相关

的月神，发展为某些古埃及神话中调解者和辩护者，进而成为古埃及丧葬

仪式的重要参与者和死者灵魂的保护人，最终变为更为抽象的 “知识”、

“智慧”和“魔法”的掌控者，同时也成为古埃及书吏的保护神。而这一过

程也是古埃及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托特神相关崇拜仪式和理论由简单到复

杂、由具象到抽象的具体反映。

一是月亮的化身和保护者。

尽管托特神在埃及宗教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众多职能，但他

最初的职能应该与月亮关系密切。两者间的紧密联系首先表现为两者的等

同。而这一点在古埃及早期的宗教文献中就有表述。在古王国时期 ( 约公

元前 2686 ～ 前 2181 年) 的丧葬文献《金字塔铭文》中，法老乌纳斯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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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像拉神一样盘旋地穿过天空，像托特神一样蜿蜒地穿过天空”。① 中

王国时期的丧葬文献《棺木铭文》中也出现了将托特神类比为月亮的段落，

如第 347 号咒语说: “请看这位神……他将使我 ( 即死者) 的名字出现，他

将使我像拉神和托特神一样 ( 出现在) 白天和黑夜……”② 新王国的不少碑

文都将托特神称为“IaH-DHwty” ( 月亮—托特) 。例如一篇纸草的标题中提

到“当托特神和其他星星都消失不见……”③ 卡纳克神庙墙壁上有一段文

字: “请把他 ( 即法老) 当作拉神一样尊重，( 当作) 月亮—托特一样敬

畏。”④ 直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托特神的这一身份依然被广泛接受和传

播。众多以宗教仪式或其他内容为主题的壁画中经常出现头顶新月的朱鹭

或狒狒，以此代表托特神。此外，托特神的众多头衔如“天空之主”，⑤ “众

神中最强壮的 ( 那一个) ”，⑥ “银色的太阳”，⑦ “时间的计算者”⑧ 等也都

和其月神的身份有关。

同时，托特神还被看作月亮的保护神，而这与其在古埃及神话中所扮

演的角色有关。在著名的古埃及神话荷鲁斯与塞特的故事中，由于两者激

烈战斗，导致荷鲁斯失去了自己左眼。正是托特神发现了并医治了荷鲁斯

受伤的眼睛，并将它还给了主人。这在不少古埃及文献中都有提及。《棺木

文》第 335 号咒语中死者化身为托特神，说 “我修复了这只眼睛，它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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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双方的争斗中受伤”①。时隔两千多年后，罗马统治时期的丧葬文献中

仍提到“我是托特，那个使眼睛复原之人”②。而作为天空之神的荷鲁斯，

他的左眼经常被认为代表了月亮，因此托特就成了月亮的保护者。不少托

特神的头衔也由这一事件演变而来: 在新王国的一篇纸草中他被称为 “那

个将这只眼睛献给它的主人 ( 的人) ”③; 在阿拜多斯神庙墙壁铭文中他是

“那个带来这只眼睛的人”④; 在伊德夫神庙墙壁铭文中托特宣称 “我是托

特，那个将这只眼睛带给它的主人的人”，“他 ( 托特) 带来了这只眼睛，

他将它放在它的造物主的额头”。⑤

正是由于与月亮的关系密切，托特神常与太阳神的化身如拉神、荷鲁

斯神关系紧密; 同时也使他被古埃及人赋予神秘色彩，进而与巫术、魔法

和智慧联系在一起，这些或许都是他经常出现在各种古埃及神话中的原因

之一。但是，由于月亮本身阴晴不定、时盈时亏，古人又对此无法进行科

学解释，以致常常对它心存畏惧，从而使托特神有时也会变得十分凶恶。

二是奥西里斯神话中的治愈者和辩护者。

或许正是由于其月神的身份，托特神还在古埃及的两个重要神话传说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之一便是奥西里斯死而复生的传说。而作为关键

人物之一，托特神在该传说中的职责可以大致归为两类，即对奥西里斯尸

体的处理，以及在众神面前为奥西里斯辩护。首先，古埃及人认为是托特

神利用自己的知识或巫术使奥西里斯神复活。他不仅帮助伊西斯和奈芙提

斯将奥西里斯的尸块拼接起来，还 “为你 ( 指奥西里斯) 的鼻孔带来新鲜

的气息，为你美丽的面庞带来生命和统治，并将来自阿托姆神的北风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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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鼻孔”①。在新王国以后的丧葬文中，托特和阿努比斯神一起监督和参

与了对奥西里斯神尸体的木乃伊制作过程。② 他还亲自主持仪式并朗诵咒

语，让成为木乃伊的奥西里斯神重新获得开口说话的能力，使他获得新生。

之后他和荷鲁斯一起将他抬起，使其能站立，并出现在众神法庭中。③ 此

外，他还使用自己的魔法使奥西里斯获得永恒的生命。④

更重要的是，从中王国开始，古埃及的宗教文献中将托特神视作奥西

里斯的辩护人，因而他也获得了 “那个使奥西里斯战胜他的敌人 ( 的人) ”

这一头衔。⑤ 虽然托特神为奥西里斯辩护的细节在早期的宗教文献中并未出

现，但他的确已经开始扮演这一角色，因为众神对 “那些来自托特嘴中、

以代表奥西里斯的言语”十分满意。⑥ 然而中王国时期的《棺木铭文》中不

仅提供了不少关于这场庭审的细节，还对奥西里斯崇拜的一些仪式做了描写。

第 337 条咒语说: “噢，托特，请在 ( 以下地方) 针对奥西里斯的敌人 ( 为奥

西里斯) 进行辩护……”⑦ 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

步的发展，并对每个城市中众神法庭的组成进行了解释，如第 18 章说:

“噢，托特，那个针对奥西里斯的敌人而进行辩护 ( 的人) ……在赫尔摩波

利斯的伟大法庭中，就在晚饭之时，就在战斗的夜晚，就在防卫反叛者的

夜晚; 在这一天万物之主的敌人被消灭。”⑧ 直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类

似的段落仍出现在伴随死者下葬的文献中。⑨ 而在托特的帮助下，奥西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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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神的审判中最终获胜，其子荷鲁斯 “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①，凶手塞

特也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了惩罚。

正是由于托特神在奥西里斯的传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托特神与以

奥西里斯为代表的赫尔摩波利斯九神，以及阴间的事物产生了联系。由于

奥西里斯神被古埃及人视为死者的原型，所以托特神为奥西里斯所做的一

切都被认为可以应用于死者身上。而且，在中王国以后的神庙及墓地壁画

中，托特神经常出现在和阴间有关的主题中。他不仅是奥西里斯的辩护人，

而且也是审判结果的记录者，甚至作为书吏坐在奥西里斯身边。② 这也是托

特神在古埃及被视为书吏原型的证据之一。

三是荷鲁斯与塞特之争中的调停者和仲裁者。

除了奥西里斯的传说，另一个贯穿古埃及宗教始终的传说就是荷鲁斯

与塞特的争端; 而在该神话中，托特神不仅治愈了荷鲁斯受伤的眼睛，也

对这场争端进行了调解或仲裁。③ 对此，古埃及早期的文献中并没有提供相

关细节，只是将托特神称为 “他，那个裁判争斗者的人”④。死去的法老也

经常化身为托特，称自己 “在天堂中审判了那两个有争端的人”⑤。而中王

国以后的文献则对此描述得更加具体。《亡灵书》第 123 章中说: “我是托

特，我分开了这两兄弟。我停止了他们的战争，我消除了他们的悲伤。”⑥

他还“平息了这两个人的争斗”⑦，他 “安抚了荷鲁斯，使在狂怒中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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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斗者安静下来……擦去了血迹……平息了争斗。”① 在希腊—罗马统治时

期的宗教文献中，托特神仍然是“分开两争斗者 ( 的人) ”②，“那个分开了

两争斗者并安抚众神的人”。③ 因此，托特神也获得了 “那个分开争斗者的

人”的头衔。④ 有埃及学家对托特的这一职能进行了大胆推测，认为之所以

托特神能仲裁或者调停荷鲁斯和塞特的纷争，是因为历史上某座崇拜托特

的城市，如上埃及的赫尔摩波利斯，确实调解了分别崇拜荷鲁斯和塞特的

两股势力之间的战争，抑或是两者的和解是在该城市达成的。⑤ 也有埃及学

家认为该传说中荷鲁斯与塞特神象征着对立而又对等的两种力量，恰如光

明与黑暗，秩序与混乱，生命与死亡，两者永远处于斗争之中，而托特神

从中调和，使二者保持稳定，不打破世界的平衡，符合其在古埃及宗教中

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不过，以上说法皆缺乏相关证据的有力支持。

托特神对荷鲁斯的医治和双方纷争的化解，不但使他在古埃及文明后

期被看作治疗者的守护神，而且由于奥西里斯的故事与荷鲁斯和塞特之争

两个传说相互混合，托特神从中立的调停者逐渐变为倾向于荷鲁斯的保护

者。在伊德夫神庙的铭文中，托特神伴随荷鲁斯投入对塞特的战斗，并在

战斗取得胜利时对他予以赞颂。⑥ 而另一篇纸草也描写了托特神念诵咒语保

护荷鲁斯，最终使塞特因失去力量而昏迷倒下，他的神力也被剥夺。⑦ 这也

说明古埃及人的确认为托特神是可以掌控魔法的神祇。

四是死者的保护者和引导者。

正如上文所说，托特神对死去的奥西里斯的帮助使他与死亡、来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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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间世界产生了联系。因此，从古王国直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各种丧

葬文献中都出现了托特神的身影。不论法老还是平民，每个死者都希望在

自己死后得到他的协助和保护，以便自己能够通过各种考验顺利到达来世，

从而与众神一样获得永生。

首先，类似于对死去的奥西里斯的帮助，托特神也会保护死者的尸体

并监督相关仪式。如在中王国时期的 《棺木文》中，死者往往希望托特神

用他的神力保护自己，例如第 154 号咒语中死者希望 “知晓托特神所知晓

的保护性咒语”①，第 1181 号咒语中死者希望从托特神那里获得保护，就像

他保护荷鲁斯之眼一样。② 《亡灵书》中对此类描写则更加多样。例如托特

神除了用魔法保护死者的身体，③ 他还将 “气息带给那些疲惫的人 ( 指死

者) ”。④ 在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丧葬文献中死者更频繁寻求托特神的保

护。来自公元前 1 世纪左右的一篇纸草中说: “托特神来到你身边并为你完

成保护 ( 仪式) ，他为你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保护 ( 仪式) 。他不会让你靠近

任何敌人。他把你从任何的邪恶中拯救出来。”⑤ 此外，托特神还出现在相

关丧葬仪式中。例如 《棺木文》中提到他参与了死者的净化仪式; ⑥ 《亡灵

书》中他则帮助死者完成开口仪式: “我的嘴被普塔神打开; ……托特神携

带魔法而来; 他除去了堵在我嘴上的塞特神的绷带”⑦; 而在希腊—罗马统

治时期的木乃伊制作中，包裹尸体的绷带之一被称为托特: “托特神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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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带……放于他的耳朵上”①，“托特神的绷带将被置于你的心之上”②。

其次，托特神也是引导灵魂进入来世的神祇。需要指出的是，在古埃

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死后灵魂要去的地点并没有统一认识，尽管

死者都可以被统称为“西方的人”或“西方的居民”。例如古王国时期死去

的法老都要升入类似现代西方宗教中的 “天国”; 而自中王国时期开始各类

宗教文献则提到死者要进入由众多大门隔开的房间或洞穴，甚至类似神庙

的区域中; 新王国时期以后“DwAt” ( 阴间) 则逐渐成为指代死者国度的主

要词汇，其地点应该位于某个地下的区域。③ 因此，在《棺木铭文》中死者

希望化身托特神，因为他可以 “安全地飞过天空”④。到了新王国时期的

《亡灵书》中托特神不仅要“照顾他 ( 指死者) 的灵魂使其可以登上和离开

拉神的太阳船”⑤，还“给你 ( 指死者) 他的手，( 陪伴) 你的灵魂到达地

平线，或是任何它想要到达的地方”⑥。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世俗体埃及

语文献则提到死者如果生前行为端正，死后托特神才允许其进入阴间。⑦ 此

外，托特神作为灵魂引导者的另一种独特职能是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传授

给死者。⑧

最后，托特神与死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阴间的审判中。这一审判包括

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一就是对死者心脏的称量，而著名的《亡灵书》第 125

章的插图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在此场景中，死者的心要被放置于天平

的一侧，另一侧的托盘上的羽毛则是象征公正与秩序的女神玛阿特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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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平出现任何倾斜，则表示死者生前有过某些不端的行为，他的灵魂

将被一旁的 “吞噬者”所吞食。反之，他就可以加入奥西里斯等阴间众神

的行列，获得永恒的生命。而托特神作为书吏则忠实记录了称量的结果。

而另一种形式则模仿古埃及传说，例如奥西里斯神话等，死者会像奥西里

斯一般在众神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在这里，死者将面对有奥西里斯神和其

他代表古埃及四十二个诺姆的四十二位神祇组成的审判团。他用一系列否

定句式，说明自己生前并未犯下任何罪行，例如没有偷盗、杀人、抢劫、

偷听，没有侮辱过神像、欺骗过官员，没有熄灭过火焰、阻断过水流，等

等。① 正如对奥西里斯神的协助，托特神在此也会为死者出庭辩护。因此不

少文献中死者都乞求他的帮助，以证明自己可以进入永恒的来世: “噢，托

特，那个为奥西里斯辩护之人，请在我的敌人面前维护我”②; “噢，托特，

那个为奥西里斯辩护之人，请为死者在包括奥西里斯、生命之神的伟大法

庭中与她的敌人辩论”③。最终，法庭审判的结果也是由托特神宣判。在一

篇纸草中，托特神站在天平前说: “我公正地记录死者心脏 ( 的称量) ……

它被发现在这座伟大的天平上取得平衡，( 因此) 他的身上没有发现罪行。”

众神法庭对托特说: “这个从你口中说出的你的判决是正确的……死者并未

犯下任何罪行，因而没有任何 ( 对他) 的惩罚将从我们而来，‘吞噬者’也

将不会抓住他。”④ 而通过审判的死者也将拥有 “公正者”⑤ 的头衔，并与

众神一起永生下去。

由此可见，托特神在保护死者的尸体及帮助其灵魂进入来世的过程中扮

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死者“成为他的追随者，因他所做的一切而欢喜”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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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的标题直接叫作“使人能伴随托特神，并使他在神的国度成为被祝福

( 的人) 的咒语”。① 更有文献将死者化身为托特神，称其将像托特神一样强

壮，而且是众神中最强壮的。② 足以体现古代人对托特神的崇敬。另外，当

希腊人开始统治埃及时，托特神也逐渐开始与希腊神祇赫尔墨斯发生了融

合，原因之一或许就是两者都扮演了死者引导人的角色。

五是一切知识的创造者和掌管者。

尽管古埃及人被证明在诸如解剖学、建筑学、数学、天文学等方面有

很深的造诣，但他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这些 “知识”是神圣的，因此最初

创造它们的应是神明而非人类，而托特神则是创造和掌握所有知识的人。

在古埃及的各类文献中，托特神常被称为 “知识之主，指引两土地之

人”③，他将“语言和文字赐予 ( 人类) ”④。古埃及人认为正是由于托特神

创造了语言，才使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并使自己和其他野兽区分开来。不

同的语言并未成为不同人群交流的障碍，反而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变得更加

多彩。正如一首颂诗中所说: “向你致敬，月亮—托特神，那个使一个国家

的舌头 ( 即语言) 区别于另一个国家的人。”⑤ 同时，古埃及人还认为文字

是具有魔力的符号，而正是托特神发明了象形文字，并将这种力量带到人世

间，从而使任何承载文字记录的东西，如信件、书籍等具有了神秘的力量。

所以，托特神也常被称为“书写之神”。⑥ 例如一篇 《棺木文》的咒语写道:

“托特神的书写工具将对我开放，我就是他的助手。”⑦ 《亡灵书》的咒语也

说: “我 ( 指死者) ……携带着托特神的书写。……为我拿来水瓶，为我拿来

调色盘，甚至是这件托特神的外衣，( 关于众神的) 秘密就在它们之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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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埃及文明的后期，尤其是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丧葬文献中还发展出

一种较为独特的主题。自托勒密王朝 ( 公元前 304 ～ 前 30 年) 开始，古代

埃及人越来越重视能够 “自由呼吸”在死者通往来世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因此，底比斯的阿蒙神祭司就创造了一类文献以保证死者获得这一能力，

现代西方埃及学家称其为 《 ( 使死者) 呼吸的信件》。① 而这些 “信件”也

被认为都是由托特神创作的: “托特神 ( 写的) 的 《 ( 使死者) 呼吸的信

件》就是你的保护之物。 ( 使) 你不会被奥西里斯之厅拒绝。”② 而托特神

的雕像或壁画上也经常将他塑造成正在书写的书吏，③ 因为他是古埃及书吏

的象征及保护神。有文献提到古代书吏们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前都要从自己

的水瓶中倒出一点水献祭给托特神。④ 一位书吏在一首诗中对托特神说:

“你，九神信件的书写者，赫尔摩波利斯城中最伟大的人，请来到我身边指

引我，让我进入你的殿堂。你的殿堂美过其他任何一座，它让 ( 人们) 变

得伟大。”⑤

托特神所掌握的知识还包括各种宗教仪式和神庙的修建。古埃及的很

多献祭仪式都被认为是 “根据托特神在众神之书的房间中为奥西里斯神定

下的”⑥。中王国时期的一篇私人自传体铭文中也提到托特神会亲自主持对

奥西里斯神的祭奠仪式，并为他朗读 “颂诗和咒语”。⑦ 丧葬铭文中死者也

提到自己将化身为托特神，记载下献祭给奥西里斯神的各种贡品，如 “一

千块面包和一千罐啤酒，一千头有斑纹的长角公牛和红色母牛”，等等。⑧

同时，托特神也是古埃及神庙的奠基人之一。例如有文献提到一座神庙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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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由“普塔神用他的手指建造，( 但先由) 托特神 ( 为它) 奠基”①。与

神庙和书写有关的塞莎特女神也经常和托特神一起丈量神庙的尺寸，前者

也经常被认为是后者的配偶。而一些神庙也自夸是由托特神亲自设计、建

造和装饰的，这在埃及文明后期更加常见。丹德拉神庙墙壁上的铭文称该

建筑长和宽的确定都是“根据知晓两土地的人的命令，根据希亚的安排”②。

拉美西斯二世也在该神庙为哈托尔女神修建了一座神龛，而它的建造是

“根据知晓两土地的人的设计”③。不仅如此，神庙中神像的摆放、房间的安

排、墙壁上文字的刻写等无不是根据托特神的安排而来，④ 可见托特掌握的

关于神庙的知识十分丰富多样。

托特神还掌握了有关魔法和巫术的知识。在许多古代文明中，魔法或

巫术的使用者都被认为掌握了各种神秘的知识，这包括了关于世界的本质，

以及自然界中各种物质所隐含的联系等内容。他不仅能驾驭这些神秘的力

量，还可以用它们来消除各种危害。而托特神正是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在

古埃及语中，“HkA” ( 亥卡) 一词与“魔法或巫术”最为相近。⑤ 它可以概

括为一种超越人理解能力的强大力量，一切邪恶和疾病都将为它让路。因

此，古埃及宗教中的很多神祇都或多或少拥有这种力量，但托特神可能是

与之联系最紧密的神祇。正如前文所述，他曾用魔法保护了死去的奥西里

斯，医治了受伤的荷鲁斯之眼。死者也经常祈祷能受到托特神魔法的保护，

或者拥有这种力量。《棺木文》中死者祈祷托特神用自己的力量控制那些要

伤害他的人。⑥ 《亡灵书》提到 “托特神的魔力将伴随着你 ( 指死者) ”⑦。

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文献说: “托特神背诵你 ( 指死者) 的仪式，并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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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魔力的咒语呼唤你。”① 因此，托特神也常被称为 “善用魔法 ( 的人) ”，

“伟大的亥卡”。② 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文献则直接称其为 “魔法师”③。

总而言之，在古埃及人看来，托特神就是拥有各种知识的智者，他就是

“那个知晓两土地的人”④。所以，在每个神庙中都有一个被称作 “生命之屋”

的地方，由托特神单独管理，其中很可能存放有记录托特神智慧的文献。⑤

也有埃及学家认为此处并非类似于神庙图书馆的场所，而是古代祭司实施治

疗，确定神明及法老头衔，抄译文本，决定节庆顺序的场所。⑥ 不过，由于相

关证据的缺乏，这些观点都难以得到确认。另外，托特神的全部知识还被认

为保存在《托特之书》中，例如《亡灵书》所说: “她 ( 哈托尔) 将带着象

形文字文献，( 即) 《托特之书》前往赫利奥波利斯城。”⑦ 传说中找到该书的

人即可获得托特神的全部智慧，因而古埃及文献中经常提及该书，但对其中

的具体内容语焉不详。

三 《托特之书》对《赫尔墨斯文集》的影响

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古埃及人在逐步失去了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方

面的自主权后，一方面通过古埃及宗教继续维系自身的文化传统，另一方

面也主动或被动地与外来文化进行交往互动。正由于此，古埃及人对于托

特神的崇拜不仅没有消亡，而且继续在埃及的神庙和当地民众中发展; 同

时，他与知识和魔法间的紧密联系也被古希腊、古罗马人所认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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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仪式也更注重其作为智慧之神的身份，这些都使托特神崇拜的主体由

埃及人向其他民族群体扩展。而反映这一新变化的例证之一就是世俗体埃

及语《托特之书》与《赫尔墨斯文集》间的潜在关联。①

《托特之书》创作于公元 1 ～2 世纪的埃及，其主题主要是围绕弟子“Mr-

rx” ( 热爱知识之人) 和一位被称为 “Hsr. t” ( 海塞瑞特之人) 或 “Hs-rx”

( 那个赞美知识之人，指托特神) ② 间的各种对话所展开，其中既为我们展示

了诸知识的学习、书写的方法、献祭仪式和节日、阴间的地名、物产和居

民等古埃及文献中的传统主题，同时也提到了一些同时期铭文中较少或没

有出现过的名称，如 “黑暗之室”“父亲的土地”“生命之湖”等。另外，

对托特神和塞莎特女神的称谓以及对荷鲁斯刺穿各种动物的描写，也显示

出这些文献与伊德夫地区宗教传统的某些联系。更重要的是，文献的最后

还将古埃及的诺姆和秃鹫联系在一起，通过对雌秃鹫与其雏鸟各种行为或

姿态的描写，揭示出上下埃及四十二个诺姆的首府，这在古埃及文献中也

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也决定了该篇文献的主题比较松散，更像是一部 “百

科全书”。同时，由于创作该文献的目的之一似乎就是将有关古代书吏传

统、阴间的生活、古埃及地理等不同方面的知识传授给阅读者，因而其内

容常存在无规律的跳跃性。此外，由于不同纸草可能存在不同的作者，也

导致文献中加入了与各种宗教仪式或祭司职责相关的段落。最后，《托特之

书》与古埃及“生命之屋”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也导致文献中存在与这

一神秘地点相关的节日或事件，甚至 “生命之屋”中的建筑构造可能也出

现在某些段落中; 古代文献的作者还将其视作类似阴间或神界的区域，在

其中获得关于书吏的知识也被类比为死者通过重重考验而复生的过程。

除了反映该时期托特神崇拜的内容，《托特之书》中的一些章节可能也影

响了《赫尔墨斯文集》的创作。《赫尔墨斯文集》主要指公元 1 ～ 3 世纪出现

在埃及的一系列关于知识的希腊语、拉丁语文献，基于它们诞生了蕴含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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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希腊文化因素的“赫尔墨斯主义”。① 这类文献都自称是赫尔墨斯·特里

斯墨吉斯忒斯，② 一个融合了古埃及托特神和古希腊赫尔墨斯神特质的混合

神祇的作品; 其形式包括对某一领域，如占星、魔法、炼金术中相关知识

的单纯介绍，或是两个主要人物，即老师 ( 赫尔墨斯) 和学生，如阿斯克

勒庇俄斯或塔特之间关于哲学或神学问题的谈话; 两者的终极目标都是通

过掌握这些知识以获得灵魂的救赎。由于内容庞杂，现代西方学者将 《赫

尔墨斯文集》分为“技术性的” ( Technical) 和 “理论性的” ( Philosophical

或 Theoretical) 两种。③ 前者主要和占星术、炼金术、魔法和医学技艺有关，

后者则是古代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反映。

通过对于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古埃及语《托特之书》与 “理论性的”

《赫尔墨斯文集》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赫尔墨斯文集》中的

主要人物都带有浓厚的埃及背景。其中，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不

仅是古埃及与古希腊混合的神祇，这一称谓最早也出现在公元前 2 世纪埃及

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一块陶片上，并同时使用了世俗体埃及语和希腊语两种

语言进行拼写; ④ 阿斯克勒庇俄斯 ( Asclepius) 可以对应古埃及的智者和医

神伊蒙霍特普 ( Imhotep) ; ⑤ 塔特 ( Tat) 可能是托特神的埃及语在转拼为希

腊语时出现了错误，但后来的抄写者没有对这一错误进行更正，并将他视

为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之子; ⑥ 波依曼德瑞斯，最初被认为源自希

腊语“牧羊人”和“人”的组合，但现代学者通过对埃及科普特语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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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倾向于认定它源自科普特语“拉神的智慧”一词; ① 国王阿蒙则是源

自古埃及神祇阿蒙神; 而荷鲁斯、伊西斯等也都是古埃及常见的神祇。“理

论性的”《赫尔墨斯文集》中经常直接和间接地反映出古埃及文明的要素。

例如“理论性的”《赫尔墨斯文集》第十六章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称 《赫尔墨

斯文集》最初是由埃及语写成的: “我的老师，赫尔墨斯……常说，那些读

我书的人常发现 ( 它们) 的结构十分简单明了，然而正相反，它们是不清

楚的，并将文字的 ( 真实) 含义隐藏了起来; 而且，当希腊人最终希望将

我们的语言翻译成他们自己 ( 的语言时) ，这一切将完全模糊， ( 由此) 而

成的作品中也将充满扭曲和困惑。但如果以我们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将会

清楚地反映文字 ( 本身) 的含义。( 因为) 对话的本质和埃及语词汇的 ( 读

音) 本身就蕴含了它们所描述的物体的力量。”② 对于 “埃及中心”这种观

点，古代埃及人和赫尔墨斯文献的作者都表示赞同。在拉丁语的 《阿斯克

勒庇俄斯》中赫尔墨斯说: “你可知道，阿斯克勒庇俄斯，埃及是天国的影

像，或者更确切地说，天国中一切的管理的和行动的 ( 人都由那里) 降临

到埃及，并在这里转化。实际上，我们的土地就是整个世界的神殿。”③ 而

古埃及人很早就认为，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就是世界的中心，这之外

的地区都是蛮荒的沙漠。④

“理论性的”《赫尔墨斯文集》与古埃及智慧文学间的相似性也是现代

学者将两者关联起来的依据。比如，关于 “沉默”这一古埃及教谕中常提

到品质，新王国时期的 《安尼教谕》说: “不要在神的殿堂中提高你的声

音，他憎恨吵闹; 祈祷时怀有爱心，所说出的语言需是隐秘的。他 ( 即神祇)

将会赐予你所需的一切，他将会听到你所说的话语，他将会接受你的祭品。”

07

①

②

③

④

B. P. Copenhaver，Hermetica，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
lish Translation，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 95.
B. P. Copenhaver，Hermetica，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
lish Translation，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 58.
B. P. Copenhaver，Hermetica，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
lish Translation，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 81.
D. Meeks and C. Favard-Meeks，Daily Life of the Egyptian God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pp. 82 － 88.



论古埃及托特神崇拜及其与希腊—罗马文化的交往互动

科普特语赫尔墨斯文献《关于第八个和第九个的对话》中说: “我 ( 指父亲)

曾经说过，我的孩子，我就是理智。我已经观察到。语言是无法揭示这一切

的。……我的孩子……在沉默中唱一首颂诗。……我们在神面前对隐秘 ( 的

事物) 保持沉默是正确的。”① 在《赫尔墨斯文集》第十三章中，赫尔墨斯对

他的儿子塔特说: “从现在开始，我的孩子，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如果你做

到了，你将不会阻止我们神将仁慈赐予你。”② 关于人的道德，在同一章节中，

赫尔墨斯说: “这种无知 ( 即对人身上存在的无理性思想的无知) ，是第一种

苦难; 第二种是悲伤; 第三种是无节制; 第四种是纵欲; 第五种是不公; 第

六种是贪婪; 第七种是欺凌; 第八种是嫉妒; 第九种是背叛; 第十种是愤怒;

第十一种是鲁莽; 第十二种是怨恨。它们总共是十二种……”③ 而古埃及人

早在古王国时期的《普塔霍特普教谕》中就警告人们要远离这些道德上的

污点。④ 而对于世界末日的描写，《阿斯克勒庇俄斯》与中王国时期的《涅菲

尔提预言》和《伊蒲味陈词》都有相似之处，例如自然灾害频发、战争和疾

病横行、社会秩序崩塌、人民生活痛苦，等等。⑤ 同时，在希腊—罗马统治

时期，古埃及和古希腊的文献创作者之间也有交流。例如古埃及神庙中的

书吏与古希腊罗马的学者之间就曾交换各类知识。⑥ 古希腊人将一些古埃及

文献，如“神庙之书”⑦、世俗体埃及语的 《太阳神之眼的传说》⑧ 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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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希腊语，甚至古希腊作家欧多克索斯的作品 《狗的对话》也被认为是译

自埃及语文献。① 而以世俗体埃及语和古希腊同时撰写的 “双语”巫术文献

也屡见不鲜。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赫尔墨斯文献中的古埃及元素也不应

被过度放大，正如它也不应被过度贬低一样，因为关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如

何融合、相同的知识是如何转接的这一问题，目前可以参考的资料的确极

为匮乏。②

最后，从文献的体裁、修辞及内容方面看， 《托特之书》和 “理论性

的”《赫尔墨斯文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这当中最为明显的

就是文献的体裁。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托特之书》主要记录了在弟子

“Mr-rx”和托特神或奥西里斯神之间的对话，而 《赫尔墨斯文集》及 《阿

斯克勒庇俄斯》也主要围绕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与塔特或阿斯克

勒庇俄斯的交谈而展开，尽管就人物本身而言，“Mr-rx”的身份更像是一名

普通的学生，塔特或阿斯克勒庇俄斯则都带有一定的神性。③ 对于师生之间

的关系，两部文献中都有涉及。《托特之书》中就对老师应如何教育学生进

行了提问。赫尔墨斯文献中也经常论及教学的本质，学生和老师应担负的

职责等问题。对于弟子，托特神和赫尔墨斯的态度也都是十分和蔼的。《托

特之书》中神祇将“Mr-rx”称为“小东西”，《赫尔墨斯文集》第一章中也

将弟子称为“小家伙”。④

在一些词语的使用上，《托特之书》和“理论的”《赫尔墨斯文集》也具

有某些共同点。最重要的当属特里斯墨吉斯忒斯这一称谓的古埃及语“wr wr

wr” ( 最最最伟大的) 曾出现在《托特之书》中。而这一头衔在《赫尔墨斯

集》中的重要性更不必强调。作为文献讨论的焦点之一，“知识”一词也经常

出现在两部文献中，尽管前者所涵盖的内容似乎要比后者更广泛。在 《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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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埃及托特神崇拜及其与希腊—罗马文化的交往互动

之书》中提到了弟子对知识的 “渴望”，① 《赫尔墨斯文集》中也使用了类

似的词语，如第一章中“我”，即学习知识的弟子说道: “哦，波依曼德瑞

斯，现在我变得十分渴望 ( 了解世界的本质) ，也十分盼望听到 ( 你) ; 所

以请不要离题。”②《托特之书》中的 “工匠”似乎在 《赫尔墨斯文集》中

也有对应的词语，但两者的职能却不太一样。③ 《赫尔墨斯文集》中提到神

将自己的智慧放在搅拌器中，想要了解它的人先要 “将你自己沉浸在其中，

如果你的心足够坚强的话”④; 《托特之书》中则提到神祇将允许弟子在知识

或是书写技艺的“海洋”中遨游。

在具体的内容方面，《托特之书》和 “理论的”《赫尔墨斯文集》也出

现了一定的趋同倾向。例如 《托特之书》中 “Mr-rx”就质疑 “四脚野兽和

鸟类”的智慧从何而来。而在 《赫尔墨斯文集》中，赫尔墨斯和塔特也曾

探讨了这一问题。塔特认为由于 “智慧”或 “技能”是来自 “ ( 灵魂中)

的理性的部分”，但“不具理性的动物为何也具有智慧和技能，例如蚂蚁储

存食物，空中的鸟为自己搭建巢穴，四脚的野兽知道他们自己的洞穴”; 赫

尔墨斯回答说: “那不是智慧或技能，我的孩子，它们做那些事，只因它们

的本能。”⑤ 另外，古埃及智慧文学的句式在 《托特之书》中也有应用，尤

其是关于个人言行方面，反映了其对古代文学传统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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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古埃及语《托特之书》和“理论性的”《赫尔墨斯文集》仍

然存在本质的差别。首先，两者在文本方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古希腊哲学

或神学的相关术语没有出现在《托特之书》中; 同理，在 《赫尔墨斯文集》

中也没有来自《托特之书》的世俗体埃及语词汇。作为一部出产于古埃及神

庙中的文献，《托特之书》仍是古埃及传统文化的反映，其中对书吏工具、阴

间的地理和物产、各种宗教仪式、“生命之屋”等的介绍在 “理论的”《赫

尔墨斯文集》中很难看到。古埃及的神祇奥西里斯和塞莎特女神也未出现

于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与塔特或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对话中。在

《托特之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书吏也不是 《赫尔墨斯文集》的主角。而相

较于具有实用价值的 《托特之书》，一些西方学者仍认为 《赫尔墨斯文集》

是缺少“实践者”的纯文学作品。① 但仍可假设，《托特之书》中代表的古

埃及宗教或文学传统，通过某些中间环节最终影响了 《赫尔墨斯文集》的

创作。不过，这一过程可能是漫长而艰难的，需要跨越不同语言在转换、

不同思想在交融时因为偏见或误解所产生的鸿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

由古埃及与古希腊文共同孕育而出的 《赫尔墨斯文集》及 “赫尔墨斯主

义”，既证明了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内和谐相处，也展现

出人类文明在千百年的进化中所具备的包容性和亲和力，而这或许就是今

天我们研究古代文明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 张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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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Worship of Egyptian God
Thoth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Greco-

Ｒoman Culture

Liu Jinhu

Abstract: Thoth is one of the oldest gods in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us

system. His worship has continued from the early day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to

the Greco-Ｒoman period. Originally being a god of the moon，Thoth soon ha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as the protector and mediator in Osiris mythology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Horus and Seth，and the advocator and defender of the dead，

and eventually he became the masters of all knowledge and magic in the world，e-

ven various types of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such as literature，medicine，

mathematics，etc. ，were regarded as masterpieces of Thoth. During the Greco-Ｒo-

man period，as fac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the worship of Egyptian

Thoth was not only continued，but also had mutu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foreign religious cultures.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reciprocal effect is in the

pot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motic Egyptian Book of Thoth and the Greek

and Latin Hermetica.

Keywords: Ancient Egypt; Worship of Thoth; Book of Thoth; Hermetica

The Germination of Westernization: Women
Education in Late Ottoman Empire

Wang Sanyi，Zhang Wenting

Abstract: The westernization reforms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brought

many promoting factors to the rise in women＇s educa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spapers，magazines， books and telegrams， some enlightened intellectuals

called for women＇s education through literary works and media，especially em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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